Stoicism 斯多亞主義 是由哲諾（Zeno，主前335～主前263）所創。他在雅典一「斯多亞」（stoa意即「門廊」）授徒，日後他的學派即叫斯多亞學派。他的繼承人叫克里安提（Cleanthes，主前331～主前232），給斯多亞派的神觀多加了個人的色彩，他寫的「獻給宙斯之詩」（'Hymn to Zeus'）便是個例子。但叫斯多亞派具有較完整的形式及較合邏輯的理據者，則是屈西坡（Chrysippus，約主前280～主前207）。
我們可稱斯多亞派的世界觀為惟物（Materiali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775,Name=Materialism}）*和泛神論（Pantheist{\LinkToBook:TopicID=898,Name=Pantheism}）*的。它認為物質有兩類︰粗糙的，亦近乎我們一般所謂的物質；以及較為精細的，稱之為「氣」或「靈」，遍存於一切實有之內。後者是管治及引導萬有的力量，與神祇相仿，因為它亦為萬有作預備，使我們這世界成為「一切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美好的」。人與宇宙都是由這兩種物質造成。現今的世界由火而來，有一天亦要歸回火當中（世界大火災）；之後，同一世界要從火中冒升，重複這個循環（「再生」，palingenesia）。掌管整個過程的是一個理性的靈，而因為斯多亞派努力要從合乎理性的規則解釋真相，以及為它的系統辯護，故此對邏輯學的發展頗有建樹。斯多亞派亦發展出寓意式的解釋法（參釋經學，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*），透過這種解釋法把它的理論連結古典的神話；而它的哲學則為傳統宗教提供解釋，包括占卜與星相學在內，而主要的解釋基礎，則是宇宙各現象的相互關聯。
斯多亞派最持久有效的影響力，並非來自它的泛神論或惟理主義，乃是它的道德教訓和對生命的態度。它認為人生的目的乃是美德，而呈現美德的方法是順著事物的本相生活。感情生活是不合理性亦不自然的，因此不受重視。人生惟一重要者惟有美德，因此人不要受外物的影響，特別是那些不在自己能力控制範圍之下的，乃要注意自己能控制的態度與性格。因為斯多亞派人士對預備有特殊的解釋，加上他們看萬事萬物皆在一個大循環內，往而復返，故此他們看一切都是早已注定的，人要順其自然地接受。人不能控制環境，但能控制自己看它們的角度。任何在美德之外的事理，都無關緊要。但晚期斯多亞倫理愈來愈注意在這些無關緊要的事物中，人究竟喜好什麼，不喜歡什麼。
這種倫理學上的改變，剛好配合了巴乃茨（Panaetius，約主前185～主前109）的中段斯多亞主義的來臨；他特別注意政治理論，又較尊重人的感情和對藝術的需要，這是他要使斯多亞哲學能適應羅馬人而作出的改動。坡西多紐（Posidonius，約主前135～主前50）進一步擴充斯多亞派，使它能包括科學實驗在其中，並且透過宇宙各部分均互補互助的理論，特別指出世界上有不同的關聯；他把宇宙比作一個統一的活身體。晚期斯多亞派容讓靈魂的生命有較大的獨立，因而減弱了早期那種一元論。
羅馬的斯多亞派幾乎只關心倫理問題。辛尼加（Seneca，約主後1～65）把人敗壞的本性表露無遺，他的道德訓勉是古代哲學家中最近似基督教的。魯弗斯（Musonius Rufus，主後30～101）和伊比德圖（Epictetus，主後55～約135）用的語言更近新約。到了馬可奧熱流（Marcus Aurelius，主後131～80），一個內向、憂鬱卻傑出的人物，斯多亞哲學真可說是進入了黃金時期。自此之後，斯多亞派不再是以一個哲學學派出現；它當然沒有消失，其深入的道德睿見已成了公產，是古代世界遺留給西方社會的一份寶貴遺產。
歷代以來許多人曾經指出斯多亞派與新約之間的關係，舉例說，保羅在使徒行傳十七28就引用過哲諾的學生亞拉突（Aratus，約主前315～主前240）的話；新約很多詞語均常見於斯多亞學派的作品，如良知（Consc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310,Name=Conscience}）*、靈、洛格斯（Logos{\LinkToBook:TopicID=734,Name=Logos}）*、美德、自足、合理的事奉等。不過所謂相同者也只是字面意思而已，它們各有不同的世界觀作背景。斯多亞派沒有一個有位格的神，沒有創造者，也沒有個人的永生或救贖者。二者的關係雖然在倫理上最密切，但也有基本的分歧。斯多亞派要人待己如待人，基督教則要我們待人如待己，它的動機是頗不一樣的︰斯多亞派是要人順著更高的自我生活，基督教則要人在生活上回應神的愛。
斯多亞在羅馬帝國巨大的影響力，必然包括對第一世紀的猶太哲學家（如斐羅，Philo{\LinkToBook:TopicID=926,Name=Philo}*），因此早期基督教的倫理作品就難免不受它的影響了。舉例說，亞歷山太的革利免的《訓導師》（Clement of Alexandria{\LinkToBook:TopicID=290,Name=Clement of Alexandria 亞歷山太的革利免}*, Paedagogus）；而安波羅修的《論神職人員的責任》（Ambrose{\LinkToBook:TopicID=119,Name=Ambrose 安波羅修}*, On the Duties of the Clergy）更是西塞羅之《論職任》（Cicero, On Duties）的基督教版本。斯多亞派的人類學（Anthrop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36,Name=Anthropology}）*深深影響著他提安（Tatian，二世紀），而特土良的《論靈魂》（Tertullian{\LinkToBook:TopicID=1150,Name=Tertullian 特土良}*, On the Soul）比柏拉圖主義（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*的靈魂觀更「屬物」。
當基督徒把斯多亞思想融入了他們的作品，斯多亞派思想就成了基督教傳統的一部分。斯多亞學派有些思想曾在文藝復興及近代早期再受人注意；如他們說，人內心的「我」是尊貴的，外界事物對它沒有影響這種理論，就一直受人歡迎。假如我們把道德與宗教分開，斯多亞派說僅僅美德就足以使人快樂，這對現代人也是很有鼓勵。此外，斯多亞派為自然宗教提供不少睿見，而它的人道主義（參人文主義與基督教，Humanism and Christia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592,Name=Humanism and Christianity}*）和普世精神，更被吸納入基督教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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